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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
实，体验“蜀道难”未必入蜀，在
北京市怀柔区有一段“攀跻之难，
殆过蜀道”的长城，它就是被称为

“万里长城最险段”的箭扣长城。
出怀柔城区30公里，只见苍山

巍峨耸立，上有长城雄踞山脊，蜿
蜒若长龙。如果从空中俯瞰，这段
东接山海关，西通嘉峪关，西南连
接八达岭、居庸关，绵延近8000米
的长城，形状如满弓扣箭，由此得
名“箭扣长城”。从2016年起，为
保护长城本体，杜绝安全隐患，北
京市启动箭扣长城抢险加固工程，
第一、二期累计修缮完成 1748米
边墙和敌台敌楼9座。第三期修缮
工程于今年4月下旬开工，修缮工
程总长度 1094 米。近日，本报记
者跟随长城修缮专家、怀建集团古
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程永茂来到现
场，探访修缮工程进展。

小红帽、红上衣、双肩背，衣服背面印着“长城
保护”，这是张文友巡逻时的装束。早晨不到8时，他
手握一柄长镐出发了。

张文友从小在北京黄花城长城下的九渡河镇撞道
口村长大，开过拖拉机、当过巡警、干过工厂，今年
62岁的他有了一个新身份——长城专职保护员。撞道
口村负责管护的长城是黄花城长城“尖楼”到“十个
楼”之间的1.3公里，走一圈要4个多小时。

“除了清除长城本体及周边的垃圾、及时上报长城
损毁坍塌情况外，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劝阻攀登野
长城的‘驴友’。”张文友说，“有些人摸着了我们巡逻
的规律，和我们‘打游击’，还有的不听劝，硬要爬。
我最担心的是‘驴友’的安全，摔了谁我心里都不好
受。”

像张文友这样的长城专职保护员，北京市怀柔区
还有130名。2019年3月，怀柔区制定《怀柔区长城专
职保护员管理办法》，随后完成辖区内长城沿线四镇

（九渡河镇、渤海镇、雁栖镇、怀北镇） 长城保护员的
招聘和培训工作。当年4月30日，保护员们正式上岗。

未经修缮的长城攀爬困难，存在安全隐患，长城
专职保护员必须身强体壮，对地形地势熟悉，更重要
的是热爱长城。他们不仅要忍受严寒酷暑，还要承受
独自巡逻时的孤独，责任心和使命感必不可少。

“应聘人要通过笔试、面试、体能测试、体检等多
个环节才能上岗。”怀柔区文物所所长张彤介绍说，

“为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长城保护员队伍，我所制定了
培训计划，聘请老师从长城专业知识、岗位职责、野
外生存技能等方面对全区131名长城专职保护员开展三
期的专题培训。”

今年6月，在一次执勤中，长城专职保护员韩明祥
发现镇北台的牌匾有点不对劲。“牌匾上面的砖和石头
都松动了，牌匾看着也不牢固了。我赶紧报告给我们
队长，他又报给镇里，镇里报给区文物所。”怀柔区文
物所接到消息后，立即派人到现场核实。正值箭扣长
城三期修缮工程在附近施工，文物所第二天就从施工
现场调配专业人员和材料，对镇北台匾额进行抢险加
固。镇北台是北京境内明长城中唯一带匾额的实心敌
台，要不是韩明祥及时发现，牌匾就有可能坠落受损。

除了定期巡逻确保文物安全，长城专职保护员还
救治过不少攀爬野长城受伤的游客。山里有时信号不
好，保护员之间联络困难，无法及时汇报游客遇险等
问题。今年 5 月，“长城电子巡检系统”在怀柔区启
用，全区131名长城专职保护员每人配备一部电子巡检
仪，工作时间每2分钟自动上传一次位置信息，发现问
题可以随时随地拍照上传，镇、区两级即时获取信息
进行处置，保护长城不延时。

怀柔区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建立后，累计发现文
物安全问题 43 起，救治因攀登野长城受伤的游客 22
人，劝阻13万人。有了专业队伍和技术保障，长城的
安全指数更高了。

北京怀柔
有支长城保护队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清晨7时许，记者来到北京市怀柔区雁栖镇
西栅子村，钻入密林之中的羊肠小道，开始向
箭扣关进发。程永茂介绍说：“我们现在走的是
骡子运料的路，城砖、石灰等材料需要靠骡队
驮上去。酷暑难耐，骡子一般每天只能运两到
三趟，运输量非常有限。”

修缮长城，运料是第一个难题。今天的运输
方式，大抵还是沿用 480多年前古人建长城时的
方法。

在灌木丛中手脚并用地攀爬近半小时，来
到箭扣长城的最低点——箭扣关。程永茂说，
骡队运送的修缮材料，到这里就卸下来了。骡
子没法在落差较大的长城上行走，接下来只能
靠工人用肩扛上去。烈日当头，几名工人刚卸
下石灰，后背被汗水一沤，变得通红。记者与
他们攀谈得知，这些工人大多来自河北，曾参
与长城修缮工作多年。“背料这活并非常人能
干，不但要具备登山能力，还要有足够的负重
能力。”程永茂告诉记者，有些新来的工人干几
天就因为小腿浮肿而无法继续工作。

“牛犄角边”“刀把楼”“将军守关”“鹰飞
倒仰”……光听这些名字，就知道箭扣长城有
多险。施工操作都在悬崖峭壁上，这是修长城
需要攻克的第二道难关。“很多时候，工人都要
一脚高一脚低地工作。修长城不能盲目追求速
度，施工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程永茂说，瓦
工等技术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大多是有着十几
年长城修缮经验的熟练工。

垛口墙上绑着一根白色塑料管，记者问起
用途，程永茂介绍：“这是输水管。长城修缮面
临的第三个困难是用水难。我们所处的位置海
拔1000多米，需要用3个高压水泵逐级提水。”

从箭扣关往东，翻过封护的墙体，来到箭扣
长城三期修缮工程的西至点——130号敌楼。环视
四周，只见敌楼外墙有的已经剥落，露出墙体内
的碎石填心。地面面砖也不是完整的新砖，上面
的裂缝清晰可见。这里看起来十分原始，似乎没
有修过的痕迹。“你看不出来就对了。”程永茂笑
着说，“我们就是要在确保长城本体安全的前提
下，尽可能做到最小干预，保持原有的风貌。”

他指着敌楼的一处箭窗说：“上部墙体已经垮
塌无存，为了让人们看出它原来的建筑结构，同
时起到加固作用，我们用旧墙砖在箭窗顶部向外
砌出两三块砖的宽度，但没有恢复成完整的封闭
式结构，保留了它的‘残味’。”

敌楼内一层的拱券顶增设了木结构加固支顶
措施，将券顶和两边的墙体连接起来，起到支护
楼顶的作用。程永茂介绍，这是一种可逆的临时
措施，不会对长城本体造成破坏，体现了最小干
预的宗旨。

出敌楼继续向东走，两边的垛口墙看起来比
常见的要矮不少。“这也是坍塌后修缮的。”程永
茂说，“我们捡回散落的旧砖重新砌好，恢复2-3
层墙砖的高度，而不是原来一人多高的高度。既
让人意识到垛口墙的存在，又起到挡水的作用，
同时能保障行人安全。当旧砖不够用时，慎重增
加新砖。”

在长城上行走，不时会遇到条石台阶。记者
注意到，有些台阶面砖已经剥落，露出下层的衬
砖，有的甚至面砖、衬砖都剥落殆尽，裸露最下
层碎石填充的墙心。显然，破损的台阶没有过度
修缮，只是把原有的建筑材料归砌回位、进行固
定，还保留了断茬儿，但踩在上面却很稳固结实。

程永茂介绍，长城修缮分为几种，有抢险，
有复原，也有为迎接游客而加装保护性设施。其
中，抢险修缮的干预量最小，对历史信息的保留
最充分。此次箭扣长城的抢险修缮以排除安全隐
患、保证文物建筑安全为主要目的，在施工上坚
持原本形制、原来做法、原有材料、原用工艺的

“四原”原则，保留箭扣长城“惊、险、奇、特、
绝、野”的特色，保护长城及周边整体风貌。

继续向东，穿过“单边蹭”“翻石过海”“鬼见愁”，
时而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几近垂直的陡坡，时而需要侧身
收腹钻石缝，时而会走过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万丈悬崖的
小道。在如此险峻的长城上穿行，记者不时感到腿软，
而64岁的程永茂却习以为常、步履矫健。为了保障修缮
工程质量，他每周至少爬一次长城，多则爬三四次，到
施工现场检查指导。

程永茂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怀柔人，从小就对长城比
较熟悉。1973年他开始做瓦匠学徒，1991年初涉古建修
缮，负责红螺寺大殿复建工程的瓦作施工。在这一工程
中，程永茂认识了瓦作专家朴学林，并拜他为师。兴隆
门是明清两代紫禁城及皇家建筑初建与修缮的主要参建
作坊之一，朴学林则是兴隆门瓦作第十五代景字辈传
人、故宫博物院高级工程师。得到朴学林真传的程永
茂，从此真正走上了古建保护与修缮之路。他主持了太
庙牺牲所、广济寺下院藏经阁、八大处公园四处大悲寺
等修缮工程，并担任国家级重点工程天安门城台保护工
程的技术总负责人。从2004年起，程永茂开始从事长城
修缮工作，带领团队完成怀柔区内总长近 2 万米的长城
抢险加固任务。在十多年的实践中，程永茂总结出一套
行之有效的“五随”做法。

时近正午，坐在 124 敌台上休息，程永茂为记者讲
起了这“五随”，即“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
残”。随层指的是砌砖时要与原始的城砖层次衔接。随坡
指的是在垂直方向上，遇到坡道时要根据地势确定修缮
走向，解决排水问题。随弯指的是在水平方向上，墙体
拐弯处要就着弯度砌弧形墙。随旧和随残即在建筑材
料、做法、工艺等方面坚持传统，尽量保持原状。

行至正北楼，抵达此次箭扣长城修缮工程的终点。
回首望去，青山如黛，长城在夕阳辉映下宛若金龙，记
者切身感受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真义。程永茂歇
坐在正北楼台阶上，吟诵了一首自创的打油诗 《赞箭
扣》：“箭扣长城美，美名天下扬。蜿蜒二十里，龙脊显
沧桑。三镇汇聚处，内外起边墙。细观二十景，奇险世
无双。”诗中凝聚了他对箭扣长城的深厚感情。如今，程
永茂已是北京市怀柔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城修缮工
艺传承人，他不仅尽心做好每一次修缮工程，还致力于
长城修缮工艺的推广和传承。

箭扣长城修缮完成之后，会不会将它开发成向游客
开放的景区？对于大众关心的景区开发问题，北京市怀
柔区文物所所长张彤表示，箭扣长城不会照搬八达岭、
居庸关等传统长城景区的模式。“未来可以因地制宜，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根据每段长城的长度、地形、攀爬难
度，分段进行保护性开发，量身定制开放模式，比如规
划探险路线、在破损的敌楼处进行长城剖面知识科普、
在危险路段架设栈道等。”张彤说，“不管如何开发，都
要以保护为首位，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长城文化带建
设，把宝贵的文化遗产传给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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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长，长城雄风万古扬。
“上下两千多年，纵横十万余里”，道出了长城穿越

时空、勾连古今之长，也折射了长城修建工程之巨。从
地理坐标来看，长城跨越北京、内蒙古、辽宁、甘肃、
新疆等15个省区市，现存墙体、壕堑、关堡等各类遗存
4.3万余处，墙壕遗存总长度2.1万千米。站在时间刻度
上回望，长城的营建历经春秋战国、秦、汉、唐、明数代，
2000多年的岁月浓缩其中，不计其数的故事传唱至今。

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要做
好长城文化价值的发掘和文物遗产传承保护工作，弘扬
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蓬
勃力量。”

然而，随着时光推移，长城逐渐老矣。经过长期自
然侵蚀风化、人类生产活动和历史环境变迁等影响，保
存至今的长城大多已坍塌或损毁，有的地面部分已全部
消失。跨越区域广、规模体量大、留存情况复杂，长城
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考验着文物工作者的智慧，更需
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参与。

长城保护，首先要摸清家底、留存档案。2006年至
2010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全
面、系统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扎实、广泛的田野调
查，遥感影像、三维扫描、数字摄影测量等现代科技的
运用，让研究人员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
绘制出科学、精确的长城画像。长城资源数据库的建
立，实现了资源信息的数字化管理，让长城保护相关资
源能够与社会共享。

长城修缮，也是保护的重要环节。近年来，中央和
地方投入大量资金，组织实施了一批长城保护维修项
目。长城修缮工程师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在悬崖峭壁
上挥洒心血和汗水。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文保
理念与工匠精神的融汇，在一次次长城修缮实践中创造
了成功案例，积累了宝贵经验。价值优先、预防为主、
因地制宜，长城修缮的理念不断进步，管理愈加规范，
操作更为精细，尽最大努力保护长城的真实性、完整
性、安全性。

除了保护好长城的建筑本体，还应重视长城文化的
挖掘、传承。“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千百
年来吟咏长城的诗词歌赋，描绘长城的画作、雕塑，蕴
藏在长城雄伟之躯里的建筑艺术，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瑰
宝，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宣传推介长城的历史文

化内涵，多元展现长城的壮美文化景观，是充分发挥长
城文化价值的必要举措。近期启动的北京长城文化节，
举办主题书画展览、长城修缮文献数字展、华服节日文
化市集、公益线上讲堂等活动，还在夜幕降临后点亮

“夜游模式”，让公众得以浸入式感知长城文化。此外，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长城研究、保护、监督、旅游等各环
节，将长城文化和红色教育引入中小学课堂，一系列新
的“打开方式”，让人们对活在当下的长城有了更多期待。

万里长城，一头连着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头连着华
夏儿女的心房，凝聚起中华民族的精气神。让历史遗产
绵延千年，让文化记忆悠久传承，让爱国情怀有所寄
托，让民族精神生生不息，这就是今天我们保护长城的
意义所在。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守护巍巍长城，绵延悠悠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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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旧如旧少干预

花甲老将护长城

箭扣长城三期修缮工程施工工地。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摄

程永茂攀爬峭壁前往修缮施工工地。 张鹏禹摄

长城专职保护员巡查。 怀柔区文物所供图

程永茂讲解长城边墙修缮。 张鹏禹摄


